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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炒” 远远超出了烹饪方式的范畴， 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炒” 的词义

不断泛化， 出现了 “解雇”、 “炒作” 等新的意义， 并产生了一系列 “炒” 族词语。 文章从分析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的词义出发， 指出了 《现代汉语词典》 （第 ７ 版） “炒作①” 和 “炒作②” 两个义项的区

别， 深入分析了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产生的语义基础， 揭示了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多含贬义的

原因， 并进一步探讨了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条件及结果。 最后， 文章还阐述了 “解雇” 义的 “炒” 的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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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炒” 远远超出了烹饪方式的范畴， 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炒” 的词义不断

泛化， 且由其作为构词语素具有较大的能产性， 形成了一系列 “炒” 系词语， 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内容。
由于 “炒” 族词语是新词语， 因此除了 《现代汉语词典》① 外， 还有一些新词语词典收录了此类

词语， 如亢世勇、 刘海润主编的 《新词语大词典》 收了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间出现的汉语新词， 其中就收了

“炒” 及 “炒更”、 “炒股”、 “炒汇”、 “炒家”、 “炒金”、 “炒楼”、 “炒买”、 “炒卖”、 “炒手”、 “炒
星”、 “炒族”、 “炒作” 等 ２２ 个 “炒” 族词语。［１］ 此外， 《新华新词语词典》、［２］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

典》、［３］ 《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 ［４］等新词语词典也都收录并解释了一些 “炒” 族词语。
关于这些新产生的 “炒” 族词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目前学界对它们的讨论并不多。 一些关

于新词语方面的研究性著作当中也会零星涉及 “炒” 族词语， 如 《汉语新词群研究》、［５］ 《新时期汉语

新词语语义研究》 ［６］ 等， 但论述相对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 曾祥喜曾对 “炒” 系词有过较为详细的研

究， 他认为：
“炒” 的本义为一种烹调方法， 即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后随时翻搅使熟， 后来便引申带投

机性质的倒卖活动 （获利较多， 而风险较大）。 “炒” 的表意生动、 形象。 炒菜要随时翻动，
同样， 股市行情变化万千， 炒股者就是要不停地买进， 不停地卖出， 高抛低吸， 这样才能达到

盈利的目的。 股票如此， 其他一些有价证券或商品也是如此。 于是， “炒” 引申出大量的

“炒” 族词。［７］

上述说法说明了 “炒” 族词语的部分特征， 但尚不全面。 总之， 对于新产生的 “炒” 族词语， 目

前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 本文拟深入分析 “炒” 族词语， 并对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条件及

结果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 “汉语饮食词汇研究” （Ｚ１７ＪＣ０４６） 的阶段性成果。
以下简称 《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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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词义分析

“炒” 字 《说文》 不收。 在汉民族共同语， 从 “炒” 产生之初直到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 它的意

义都较为单一， 基本上只用作烹饪方式。 然而近三十多年， “炒” 的新义位 “炒作” 进入到汉语普通话

当中①。 《现汉》 （第 ７ 版） “炒” 有四个义项： （１） 烹调方法， 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
炒菜时要先放些油； （２） 炒作①； （３） 炒作②； （４） 〈方〉 指解雇。［８］ 其中义项 （１） 从古沿用至今，

义项 （４） 为方言用法， 那么普通话新增的义项就是 “炒作①” 和 “炒作②”， 而 《现汉》 并未在释义

上对这两种 “炒作” 加以区别。 实际上， 这两种 “炒作” 依然很复杂。
（一） 炒作①： “炒” 的对象为有价之物 （本身的价值可以衡量）
“炒作①” 义近 “倒买倒卖”， 来自广东方言。 早在 １９ 世纪末， 广东人孙中山 《民生主义》 就有：

“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 做投机事业， 俗语说是炒地皮。” 其中的 “炒” 为 “倒买倒卖” 义， “炒地

皮” 当为粤 “俗语”。 然而， 当时此义的 “炒” 只是方言词， 还没有进入共同语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商业尤其是金融业的蓬勃发展， 产生了一大批新词。 刘吉艳指出： “新事物出

现的时候， 人们总是寻求新事物与已有事物的关联点， 建立两者的相似性联系， 从而用对已知事物的

经验来表达新概念， 在原语义的基础上产生新语义。” ［５］（５１） 其中， “炒” 就由饮食领域发展到了金融领

域， 且具有很大的能产性， 有 “炒地”、 “炒房”、 “炒楼”、 “炒股票”、 “炒股”、 “炒金”、 “炒汇” 等，
这些词语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由于 “炒房”、 “炒股” 等 “炒” 族词语的盛行， 因此又有了

以迅速转手买卖以获利的 “炒买”、 “炒卖” 与 “炒买炒卖”。 “炒股”、 “炒房” 等 “炒” 族词语都是

动宾结构， 而 “炒买”、 “炒卖”、 “炒买炒卖” 则是偏正结构或偏正结构的联合。 在这些词语中， 动词

“炒” 用作方式状语修饰 “买”、 “卖”。 “买”、 “卖” 是泛称， 而 “炒” 是 “买”、 “卖” 的具体方式。
因此 “炒买”、 “炒卖”、 “炒买炒卖” 这些词语出现之时， 也使 “炒” 相对稳定地获得了 “倒卖” 的

含义。
又有 “炒更” 一词。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新华方言词典》 “炒更” 条释义如下： “兼职， 轮

流在几处上班。 通行于广东、 广西一带。 ……这个词是近几年从香港引进的， ‘更’ 是 ‘打更’ 的

‘更’， 引申为职业、 工作， ‘炒’ 是倒腾的意思。” ［９］ “炒更” 可以重复利用晚上的时间， 获得更多的

收入。 “炒更” 可以 “炒” 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可见， “炒更” 一词可以说是 “炒” 的词义进一步衍

生的结果， “炒” 的宾语由金融业名词扩展到了抽象名词 “更”。 “炒更” 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金钱，
因此仍与 “商业” 有一定的联系。

（二） 炒作②： “炒” 的对象为无价之物 （本身的价值无法衡量）
目前， “炒作” 已经超越了金融行业， 又进一步扩展到了其他的领域。 如：

（１） 古今中外， 没有哪位正直的艺术家或哪种真正的艺术是靠炒而永恒的， 更没有提前

就炒红的。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２） 就这一点来说， 滥炒后现代主义 “文本” 说对中国文艺现状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同上，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３） 花钱引外援不是摆花瓶， 更不是炒新闻。 （新华社 ２００４ 年新闻稿）②

以上 “炒” 的对象有艺术、 艺术家、 文学、 新闻等等， 已经超出了狭义 “商业” 的范畴， 进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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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炒” 在 《现汉》 １９７８ 年第 １ 版、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版均只有一个义项， 即 “烹饪方式”。 从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版开始， “炒” 多了

“倒买倒卖” 及 “解雇” 两个新义项。 从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版开始， “炒” 的 “炒作” 义已经发展成熟， 并进入到普通话当中。
本文现代汉语方面的例证大多来自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检索系统 （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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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广阔、 抽象的领域。 在此基础上， 又有 “炒家”、 “炒手”、 “炒爷”、 “炒户”、 “炒族” 等表示进

行炒作的人， 均为定中式偏正复合词。
当 “炒” 的 “炒作” 义被人们所接受以后， “炒” 还可以被其他词语修饰， 构成 “爆炒”、 “猛

炒”、 “恶炒”、 “热炒” 等状中式偏正复合词， 指出 “炒” 的力度。 如果说 “爆炒”、 “热炒” 还与烹

饪有一定关系的话， 那么 “猛炒”、 “恶炒” 则与烹饪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故 “炒” 的意义进一步泛

化。 也正是由于 “炒” 意义的泛化， 所以作为构词语素， “炒” 具有了较大的能产性。
在此基础上， 又形成了 “炒作” 一词， 它是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反复宣传。 “炒作”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佳的创意和最低的成本， 最终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应， 它是一种非常规的

新型传播模式。 “炒作” （动词性语素 “炒” ＋动词性语素 “作” ） 连言构成并列式复合词， 动作

“炒” 相对具体， 动作 “作” 相对抽象。
整体而言， “炒作①” 虽然来自粤方言， 但进入普通话之后， 又有了极大的发展， 产生一系列

“炒” 族新词。

二、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产生的语义基础

“炒” 之所以会产生一系列隐喻意义， 形成一批 “炒” 族词语， 是由动词 “炒” 的语义特征所决

定的。 动词 “炒” 具有如下两大语义特征：
（一） 反复

作为烹饪方式， 反复翻动是 “炒” 的典型特征之一， 而 “炒作” 义的 “炒” 同样具有这样的特

征。 如：
（４） 相反地， 一些歌星、 影星被大众传媒竞相炒来炒去， 最后便炒出了疯疯傻傻的 “追

星族”、 “发烧友”！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５） 就说 “人形雌雄何首乌” 这条消息吧， 不知被我们的花边新闻 “炒” 过多少回了。

（同上，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６） 流行歌曲可以反复爆炒， 可谁愿为儿童歌曲倾注笔墨？ （同上，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以上例证中 “炒来炒去”、 “ ‘炒’ 过多少回”、 “反复爆炒” 等均可说明 “炒作” 义的 “炒” 具有

“反复” 的特征。 这是由烹饪方式的 “炒” 引申出 “炒作” 义 “炒” 的重要语义基础之一。
（二） 快速、 力度大

“炒” 相较于其他烹饪方式而言速度更快， 如刘绍棠 《狼烟》 云： “除此之外， 袁大跑猪还强令她

每日背诵 《女诫》， 恭楷书写 《女诫》， 说是不但要武火炒， 而且还要文火炖， 才能将她这个小家碧玉

调理得收心敛性， 恪守妇道。” 此句 “武火” （即大火） 用于 “炒”， 而 “文火” （慢火） 用于 “炖”，
可以说明 “炒” 速度之快。 与 “炒” 族词语相关， 亦舒 《流金岁月》 有： “为啥叫炒？ 股票黄金， 都

可以炒来吃的样子。 ……这就是中文的精髓了， 炒的手势急而且促， 一熟马上得兜起上碟， 稍一迟疑，
立即变焦炭， 跟做投机生意有许多相似之处。” 亦舒是香港作家， 粤语精纯， 故能熟练运用 “炒” 字。
新华社 ２００４ 年的新闻稿中写： “从全面刺激需求转向合理需求， 抑制过度需求， 特别是不合理的短期

炒作和开发商囤积居奇等投机行为。” “炒作” 与 “短期” 连言，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外， 还有 “爆炒” 一词， 它本指旺火快速加热食物致熟。 也可以用来隐喻宣传等的快速、 力度

大。 如：
（７） 什么是必要的付出， 只是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感觉， 如果拿十万元爆炒自己， 不

红都难吧？ （张欣 《掘金时代》 ）
（８） 让营养学家、 保健学家足足实实地一论证， 新闻媒介呼呼啦啦地一 “爆炒”， 居然一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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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变成了 “皇帝的女儿”， 两三块一斤还抢手。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季度）
（９） 台歌星数度大陆演唱会， 国内某些歌星走穴成风， 经一些小报的新闻爆炒， “月朗星

稀” 的天空仿佛一夜之间即成 “繁星闪烁”。 （同上）
“爆炒” 也是形容速度快、 力度大， 例 （８） “爆炒” 与 “一下子” 呼应， 例 （９） “爆炒” 与 “一

夜之间” 呼应， 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①

总之， 正是由于 “炒” 具有以上特征， 所以才会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 “炒” 族词语。

三、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多含贬义的原因

从词语的附加色彩来看，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多含贬义， 原因在于 “炒作” 的目的和结果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违背。 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炒作， 必然是为了 “名” 或 “利”， 这是就 “炒” 的目

的和结果而言的。 如：
（１０） 一些人凭借权力、 关系， 谋得 “一手地”， 高价炒卖， 一夜之间便获取暴利。 （ 《报

刊精选》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炒艺术的实质是在炒人， 目的是双方受益。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正如 １９９４ 年 《报刊精选》 中所写： “现实的行动中， ‘炒’ 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人们总

是主动地去炒， 高兴被人炒。” 然而， “炒” 一般而言， 并不是按部就班地获得 “名” 或

“利”， 而是具有投机或者不好的意思， 如：
（１２） 之所以用 “泡沫” 来形容这种现象， 是因为这种市场价格是人为炒上去的， 是不切

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 《报刊精选》 １９９４ 年）
（１３） 空洞的商业炒作可以欺人一时， 不可欺人一世。 （新华社 ２００４ 年新闻稿）

通过 “炒” 可以快速获得 “名” 或 “利”， 而这种方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并

不融合。
第一， 从 “炒” 的目的 （追逐 “名” 或 “利” ） 的角度来说， 以 “炒作” 的方式获得 “名” 或

“利” 为君子们所不齿。 如：
（１４）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国蜀诸葛亮 《诫子书》 ）
（１５） 莫言名与利， 名利是身仇。 （唐杜牧 《不寝》 ）

类似的表达在历代文人笔下都并不少见， 而 “炒” 具有明显地追逐名利的目的， 因此 “炒” 并不

是人们所能普遍接受的方式。
第二， 通过 “炒” 来 “快速” 获得名利的方式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 如：

（１６） 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论语·子路》 ）
（１７）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宋苏轼 《稼说·送张琥》 ）

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水滴石穿、 积少成多、 厚积薄发， 办事不可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中

庸”、 “温和” 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而这些观念都与 “炒” 及 “炒” 族词语的依靠投机等手段快速获得

名利相违背。 因此， 通过隐喻新产生的 “炒” 族词语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

四、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条件及结果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然而有时也会吸收其他方言词语。 周振鹤与游汝杰指

出：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各方言互相取代、 交融、 渗透、 影响的产物。” ［１０］ 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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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文讨论的 “猛炒” 一词也具有 “力度大”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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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与通讯方式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接触和交流越来越频繁， 共同语和方言之间有着激烈的碰撞。
共同语一方面借助其优势地位逐渐取代方言， 另一方面也会适当吸收方言词来丰富自己。

（一）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条件

我国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境内有上百种方言， 方言词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能够进入共同语的方言

词却并不多。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大致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 有共同的语义或认知基础。 “炒” 在粤方言以及共同语中有一个共同的义位 “烹饪方式”，

且极为常用， 这是二者共同的语义及认知基础。 “炒” 本是烹饪用词， 后从饮食业跨入其他领域， 导致

“炒” 的词义不断泛化， 从而形成了一系列 “炒” 族词语。 动词 “炒” 经跨域使用、 词义泛化之后，
又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它既体现了词语构造的规律性， 也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这也是 “炒” 及 “炒”
族词语流行的重要原因。 新产生的 “炒” 族词语不仅给汉语带来了新的活力， 也从某个侧面记录了社

会的发展。
第二， 共同语中缺乏类似的表达。 新事物、 新现象不断涌现， 共同语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表达， 这

就有可能促使方言词进入共同语。 粤方言区率先出现了 “炒作” 类现象， 且有现有的较为合适的命名，
所以共同语才直接拿来使用。 与此相关， 粤方言 “炒” 除了 “炒作” 义外， 还有 “撞车” 义， 而 “撞
车” 义却没有进入共同语， 原因就在于共同语已经有了类似的表达， 且 “撞车” 不是新生的事物或现

象， 故未引进此义。
第三， 符合汉语构词法， 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新事物、 新现象。 首先方言词进入共同语要符合汉语

构词法， “炒 Ｘ” 是动宾式复合词。 其次， “炒” 及 “炒” 族词语形象地表达了新产生的事物及现象。
烹饪词语 “炒” 跨域使用， 并衍生出一系列 “炒” 族新词， 在描绘了新事物、 新现象的同时， 又使人

由字面可以联想到它们的意思， 避免了依靠描述法带来的繁琐和费解。
第四， 发达地区①方言词语往往更容易进入共同语。 古代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方言的接触和交流。 而在当今社会， 不仅交通发达、 信息通畅， 且广东、 香港等粤方言区商业繁荣，
经济发展速度飞快， “炒” 系词语又和商业密切相关， 因此它们极易被汉语普通话吸收。 此外， 粤方言

影视剧、 歌曲等的流行也加速了人们对这种方言的了解和接受。
总之， 我国人口众多、 方言相对复杂， 以上四点是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主要条件， 但并非全部条

件。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还有可能受到求新求异、 名人效应、 媒体 （包括网络） 传播等因素的影响。 例

如， 网络对方言进入共同语有着很大的影响， 笔者指出： “网民来自不同的方言区， 有时会把自己的方

言带到网络。” ［１１］可见， 现阶段方言进入共同语已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
（二）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结果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后的结果不尽相同， 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 方言词融入共同语， 且有较大的发展。 比如粤方言词 “炒” 进入共同语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产生了一系列 “炒” 族词语。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久而

久之， 人们就不知道它们其实来源于粤方言了。 此类的词语还有 “的士”。 外来词 “Ｔａｘｉ” 刚刚引进中

国之时， 北方方言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意译为 “出租车”， 台湾地区意译为 “计程车”，
香港、 广东等地音译为 “的士”。 可见， “的士” 一词最早也是在粤方言区使用， 后进入共同语， 还衍

生出 “面的”、 “打的”、 “的哥”、 “飞的” 等说法。 发展至今， 人们几乎不知它们来自粤方言的音

译了。
第二， 方言词融入共同语， 虽然也很难感觉到它的方言色彩， 但它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吸收， 没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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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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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衍生用法。 方言进入共同语， 此类情况最多。 比如， 古代就有方言词 “筷子” 进入通语， 取代了

通语的 “箸”，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且非常典型的例子。 再如， 来自吴方言的 “垃圾”、 “尴尬”、 “话

头”， 来自粤方言的 “酒店”、 “抢手” 等。 这些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后， 后人已经很难看出它们源自方

言了。 以上两类可以说是典型的方源词。
第三， 方言词经过改造后进入共同语。 比如来自粤方言的 “搞掂” 被改造成了 “搞定”。 “掂” 在

粤方言有 “完善、 完成” 义， 故 “搞掂” 义为 “完结、 结束”。 在普通话中， “掂” 则没有类似的用

法， 而是多用作 “掂量”、 “计较” 等义。 因此， “搞掂” 一词进入普通话后， 就把方言词 “掂” 改成

了 “定”， “定” 有 “平静、 稳定、 完成” 义， 与粤方言的 “掂” 义近。 改造后的 “搞定” 一词不仅与

方言词 “搞掂” 意义接近， 而且声音也接近， 更重要的是它更加符合大众思维。 再如粤方言有 “埋单”
一词， 义为 “结账”。 “埋” 在粤方言有 “结算” 义， 故产生了 “埋单” 的说法。 然而普通话中的

“埋” 并没有 “结算” 义， 因此将 “埋单” 一词改造成了 “买单”①。 从字面上看， 粤方言的 “埋单”
侧重于结账这一抽象动作， 而改造后的 “买单” 侧重于付款这一具体行为。 整体来看， 此类词语是共

同语对方言的局部 “修正”。
第四， 方言词广为人知， 且收入 《现汉》， 但方言色彩依然浓厚。 比如， 来自东北方言的 “嘚瑟”、

“忽悠”， 来自粤方言的 “冲凉”、 “单车”， 来自吴方言的 “打烊”、 “花头”， 来自湘方言的 “里手”
（ “内行”、 “行家” 义） 等。 这些方言词是方源词的 “后备力量”， 与一般的方言词比较， 它们的接受

程度更高， 但这些词语最终是否能真正意义上地由方言词变为方源词， 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方言词进入共同语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新词之 “新” 与 “旧” 相对， “新”、 “旧” 本身也有相对

性： 对于共同语而言是新词， 而对于方言而言又未必新。

五、 余 　 　 论

“炒” 族新词主要是指 “炒作” 义 “炒” 族新词。 《现汉》 “炒” 的最后一个义项 “解雇”， 标明

了它是一种方言用法。 这种用法也是来源于粤方言， 本作 “炒鱿鱼”。 这个词语是在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

才开始盛行。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人民日报》 中提到： “更不用说从北京方言而流行全国的 ‘倒儿爷’、 ‘大
款’、 ‘侃大山’； 由粤方言北上而产生的 ‘的士’、 ‘排档’、 ‘炒鱿鱼’ 等词汇， 以及据此创造出的

‘打的’、 ‘面的’ 等生活用语。” 而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的 《人民日报》 中写道： “青年人的择业和就业出现

了两个新词： 一叫 ‘跳槽’， 一叫 ‘炒鱿鱼’。”
“炒鱿鱼” 之所以可以表示 “解雇” 义， 是因为鱿鱼炒熟后的形状 （筒状） 与铺盖卷相似， 而

“卷铺盖” 又具有 “解雇” 义。 如：
（１８） 黄三溜子回去， 又把小当差的骂了一顿， 定要叫他卷铺盖， 后来幸亏刘大侉子讲

情， 方才罢手。 （清李宝嘉 《官场现形记》 第二十回）
（１９） 老爷越发拍桌的动怒， 立刻要送坊办， 还是金升伯伯求下来， 这会儿卷铺盖去了。

（清曾朴 《孽海花》 第二十三回）
广东有一道普通的菜肴就是 “炒鱿鱼”， 人们发现鱿鱼炒后就会卷曲起来， 与卷铺盖具有相似之

处， 故 “炒鱿鱼” 就成为解雇的戏称。 此外， “炒鱿鱼” 来自于粤语， 正如 《人民日报》 所说， “炒鱿

鱼” 是 “粤方言北上”。
然而 “炒鱿鱼” 这种说法并非在产生之初就被人们所接受。 １９９４ 年 《市场报》 有 “不尊重人格

的、 没有双向约束力的 ‘炒鱿鱼’ 该休矣”， 以及 “认真考究 ‘炒鱿鱼’ 这词， 就可发现它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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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汉》 （第 ７ 版） 中 “买单” 一词被认为是方言词。 如今， 笔者认为 “买单” 一词可能已进入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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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不科学的用语” 等说法， 然而现在人们似乎对 “炒鱿鱼” 已经司空见惯。 “炒鱿鱼” 之所以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是因为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解雇这一现象， 且是对解雇的一种较为委婉隐晦的说法。
“炒鱿鱼” 本是公司 （或老板） 炒员工的鱿鱼， 后来随着 “炒鱿鱼” 使用频率的增加、 “炒” 词义

的泛化以及人们对 “炒鱿鱼” 一词较为广泛的认知， “炒鱿鱼” 也可以是员工炒公司 （或老板） 的鱿

鱼。 如：
（２０） 去年风行一时的中关村 “炒老板” 现象就使中关村许多企业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

失。 （１９９４ 年 《报刊精选》 ）
（２１） 公司员工小白一度炒了公司的鱿鱼， 另拉旗帜闯荡， 然而好景不长。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然而不管是谁 “炒” 谁的 “鱿鱼”， 都带有一些无奈的意味。 随着 “炒鱿鱼” 这种说法深入人心，

后来 “炒” 独用也就具有了 “解雇” 之义。 当然， “炒” 的 “解雇” 义能否摆脱 “方言” 的枷锁， 进

入到汉民族共同语当中，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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